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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期                           《慈幼傳教策勵通訊》             二零一五年五月 

一份「傳教部門」為慈幼會會士團體，以及參與慈幼使命朋友們的刊物 

 

傳教士課程 

第三屆為地區內傳教士所舉辦的持續培育課程，將於2015年8月1至29日在印度Shillong西隆Mawlai的

Mathias Institute舉行。該課程包含三個星期緊密的傳教反思和傳教士經驗分享。第四星期將前往聖地

朝聖。本課程是為非洲、亞洲和大洋洲等英語地區的慈幼家庭所有成員而設。去年，在厄瓜多爾Quito

基多的慈幼會地區持續培育中心，還舉辦了一年兩次為南部和美洲地區的傳教士持續培育課程。下一
個課程將在2016年舉行。然而，今年將不會舉行（9月至12月）在羅馬慈幼宗座大學為傳教士的課程。 

Fr. Jose Anikuzhikattil 

傳教部 

 

 

 

 

 

 

 

 

 

 

 

 

 

 

 

昔日所有「賈利哀勞 11」可瀏覽 http://www.sdb.org.hk/cp/p05/p05.htm。 

慈幼傳教聖德的見證 
 

在母佑會真福瑪利亞‧盧美樂修女（1902至 1977年）的神修著作中，包含著不少有關

童貞聖母瑪利亞的思想和向她所作的祈禱：「瑪利亞、我親愛的媽媽，我向你致候！請

代我問候耶穌─噢，瑪利亞，願你的祝福，日夜陪伴著我，無論在工作或休息、在生活

或死亡時刻─噢，我的母親，請把你的手放置於我的手之前─請記得，我愛你，連同每

一個聖善心靈、天使和天上聖人所有的愛，但最重要的，是連同聖父、聖子和聖神的

愛……請記得，藉著與耶穌聖心緊密聯繫，我住在你的心內，讓你可以透過耶穌和聖神

的工作，陶成我，使我肖似耶穌，並在耶穌內，只為了耶穌和為了耶穌的榮耀。是的，

我的母皇、八月的公主、我的聖母、我的安慰、我的際遇、我的喜樂、我的歡樂、寶藏

和奧妙。你是我的一切，在生活、死亡、在時間和永恆中，我都是屬於你的。」 

賈賈賈利利利哀哀哀勞勞勞 111111   

在世界各地我必須經過的機場，有時候需要花長時 

間等候飛機，不時會聽見用不同語言廣播「最後召 

集」，目的是要提醒那些分心走意或已經睡著了的 

乘客。這使我想起耶穌給我們講過的比喻「……約在第十一時辰，他又出去，看見還

有些人站在那裡，就對他們說：……你們也到我的葡萄園裡去吧！」（瑪20：6 – 7）。 

終身向海外其他民族傳教的召叫，可在慈幼會會士聖召旅途任何時刻敲響著心門。有

些人透過在理髮店閱讀《鮑思高家庭通訊》而聽到召叫，有些人則在數碼世界裡漫無

目的搜尋時，透過「鮑思高神父」找到了聖召。 

2015年第146屆傳教士派遣已見初形：來自各大洲的召叫，將被派遣前往各大洲！ 

在這聖母進教之佑的月份，仍需要尋找慈幼會會士，到中歐和北歐的青少年當中，做

福音初傳的工作。你準備好了嗎？ 

這是真正的「最後召集」！祝旅途愉快！願你在慈幼會傳教使命的主保月份內，獲得

一個豐盈的五月！ 

Fr. Guillermo Basañes SDB 

總部傳教議員 

  「最後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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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傳教士，我才知道苦難是天主偏愛的標記 

 

8歲那年，當我看完非洲貧困兒童的紀錄片後，老師問我們：「我們能

做些什麼，為幫助那些我們剛看到的營養不良的黑人孩子？」「好吧。」

我說：「我們可以收集廢紙、廢鐵和舊衣服去賣，並把錢交給傳教士。」

「很好，Angelo！」我的老師回答︰「但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去幫助使命，

就是去成為一位傳教士！」這是一個「雷擊」，重重地搥打著我！縱然

我對成為神父或修道人是怎樣一回事全然不知，但我想也沒有再想，便

對自己說：「我想成為一位傳教士！」對我來說，一位傳教士是一個周

遊列國、進入叢林，保護自己免於野生動物侵襲的人士，當然，他也會

興建教堂和給很多人付洗。 

後來，我的堂區神父引領我到 Ivrea伊夫雷亞慈幼會傳教士備修院，並

且在我 17歲那年，我被派遣到泰國做傳教士，並在那裡服務了 22個

年頭。回憶起童年的艱難，使我回應總會長有關非洲計畫所作的呼籲，

就在在 1981年，我自願參與了這項計畫。接下來的一年，我來到埃塞

俄比亞的默格勒。兩年後、即 1984 – 1985年，大飢荒發生，當中有 140

萬人死於飢餓和疾病。我與兩位慈幼會修士兄弟 Cesare Bullo及 Joseph 

Reza修士，充當先頭部隊，帶領整個災難救濟和安置工作，這是源自

一首不朽名曲“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1996年，我被派遣到厄立特里亞，建立一個新的慈幼會事業，現在我

們擁有三個慈幼會會士團體。2008年，我連同其他 22位傳教士被驅逐出厄立特里亞。從那時起，我

一直為埃塞俄比亞鮑思高兒童中心的街童工作。夜間，我們在亞的斯亞貝巴濕淋淋的街頭尋找他們，

並把他們帶入中心，在三年時間內，他們可以上學或學一門手藝，並重新融入他們的家庭。 

儘管人們親切地叫我Melaku爸爸，我仍然認為以新學習的語言來表達自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

得虛心接受，未能完全掌握語言，現在還結巴地說話，但我意識到，如果我的個人生活變成仁愛和信

仰的可靠見證，我可以結出更多使徒生命的果實。 

能夠給我 55年傳教士生活最大的快樂，不僅是因為能夠從必死無疑的飢荒中拯救貧窮和貧乏的人，

特別是兒童，但諷刺的是，我曾經歷被土匪槍擊、搶劫、弄傷腳部，以及被遺下在蠻荒之地。起初本

能抗拒的反應（「為什麼是我，主，我是否在為你工作？」）卻轉化為極大的平安和深刻喜悅的經驗，

就是透過一種意識，我是「被揀選與基督一起受苦」。我還記得加爾各答德蘭修女寫信給我的說話，

當她知道我被槍擊後，這樣說道︰「鼓起勇氣，Angelo神父！苦難是天主偏愛的標記！」 

最後，我想以厄里對撒慕爾說的話，來鼓勵那些覺得上主召叫他們作傳教士的每一位：「假使有人再
叫你，你就回答說：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然後拿出勇氣回應：「主，請派遣我！」 

 Angelo Regazzo 神父 

意大利籍在埃塞俄比亞的傳教士 

 

2015年5月慈幼傳教意向 

 

為中、北歐地區的福音初傳： 

願這地區的會士兄弟，能透過實踐福音價值，在這俗化的境況中，孕育有力

的宣講和見證。 

在《教會在歐洲》宗座勸諭第46條，聖若望保祿二世寫道：「在歐洲各地有

福音初傳的需要：未領洗的人數在不斷增長，無論是因為大量其他宗教移民

的湧現，和因為出生在傳統基督徒家庭而沒有接受洗禮的孩子，無論是因為

共產黨統治或宗教冷感蔓延的結果。 ...在「舊」的大陸亦然，那裡有一個龐

大的社會和文化領域，有真正的向外邦人傳教的需要。

 


